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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優選理論探討徽語鼻化小稱的歷時演變∗ 
鄭明中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摘要 

本文在優選理論的架構下探討徽語鼻化小稱的歷時演變。本文首先回

顧徽語鼻化小稱的研究現況，緊接著介紹本文的理論架構－優選理論。研

究顯示，徽語鼻化小稱的共時變異是透過一組共同制約（*Vnasal, *VoralN, 

MAX-IO-μ, MAX-BD, DEP-BD, MAX[nas], ANCHOR-BD(L), INTEGRITY-BD）

的不同排序而產生的。此外，在所有制約當中，INTEGRITY-BD 與 DEP-BD

的地位特別重要，這兩個制約的排序層級由低向高移動，一方面解釋了徽

語鼻化小稱的歷時演變動機，另一方面更直接支持了「輸出－輸出對應」

的核心概念。 

 

關鍵詞：徽語，小稱，鼻化，優選理論，歷時，對應 

 

 

1. 徽語 
「徽語」，舊稱「徽州方言」，是橫跨江西、浙江、安徽三省的一個方言

群，分為五個方言片：績溪片、休黟片、祁德片、嚴州片與旌占片（鄭張尚

芳 1986）。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對漢語方言分區的描述，「徽語分布於安

徽省舊徽州府與寧國府南部太平（今屬黃山市）、旌德、寧國三縣一部分地方；

浙江省舊嚴州府；江西省舊饒州府北部浮梁（今屬景德鎮市）、德興兩縣」。

雖然徽語橫跨江西（婺源）、浙江（淳安、建德）、安徽三省，但主體仍分布

在皖南的績溪、歙縣、屯溪、休寧、祁門、黟縣等縣市。平田昌司（1998）

的《徽州方言研究》是近代第一部全面研究徽語的專著，該書便是以皖南諸

                                                      
∗ 本文為作者 97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從優選理論看漢語東南方言小稱詞的歷

時演變」（NSC 97-2410-H-239-008）的部分成果。作者特別感激兩位匿名審查人，

他們通讀全文並提出許多寶貴的修正建議，使得本文的論述更為清晰，減少可能

產生的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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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的方言為描寫對象1。 
由於戰亂、饑荒等種種因素的影響，中國歷史上大小移民潮不斷地由北

往南移動，這對徽語產生很大的影響。皖南境內多高山峻嶺，不易與外界溝

通，因而成為絕佳的避難地點（周有斌 2000）。西晉永嘉之亂，大量北人被

迫南遷入皖。唐安史之亂及宋靖康之亂後，皖南的宣州、歙州與池州成為移

民的主要移入地區，此三地因臨近長江南岸，是南遷移民的主要通道。元末

明初，大量的江西人移入安徽，為徽語帶來贛方言的成分。清初，清廷與太

平天國以此處為戰場，戰爭與瘟疫造成此區人口急速下降，清同治年間展開

鼓勵移民的招墾政策，大量的河南、湖北移民遷入皖南（江巧珍&孫承平 
2003；唐麗麗 2006）。據此，徽語可說是當地古代語言與移民語言相互融合

的產物，是「在南部類型底層的基礎上受到北部類型的侵蝕而產生的方言」

（平田昌司 1998:19）2。移民語言豐富了徽語的語言特徵，但卻也造成分區

上的困難，「徽語」是否自成一區，學界一直以來都有不同的看法3。《中國語

言地圖集》舉出幾條徽語單獨成區的理由：「古全濁塞音聲母，多數地點今讀

送氣清音，送氣與否，總的說還看不出條例」、「鼻尾多脫落，但有以帶[n]
尾作小稱」、「許多日母字今讀零聲母」、「泥來不分」等，其中帶[n]尾作小稱

即為本研究欲深入探討的主題。 
 

                                                      
1 安徽省境內有多種方言系統並存，語言之間相互影響，因而呈現多元的面貌。《中

國語言地圖集》將安徽分為皖北與皖南兩部分。前者主要為中原官話與江淮官話，

後者則相對複雜許多。根據孟慶惠（1997）《安徽省志‧方言志》的描述，皖南包

括宣州吳語、徽語、湘語、閩語、客家話、畲話等。平田昌司（1998）將徽語分

為「嚴州方言」與「徽州方言」，並指出「徽州方言是相對接近長江中游流域方言

的一種混合性方言；而嚴州方言是在吳語的基礎上形成的過渡性方言。」 
2 這種非中原漢族（即“山越”）的「底層」亦可由徽語區人民的生活、習俗、建築、

藝術等面向看出端倪（趙日新 1997；江巧珍 & 孫承平 2003）。 
3 根據周有斌（2000）的描述，徽語的分區大致經歷過一個「分─合─分」的階段。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對漢語方言分區的調查，徽語（或

稱皖語）因為同時具有類似吳語（聲調分陰陽去）及官話（無濁塞音）的特點而

自成一區。二十世紀五十到八十年代，徽語被視為是北方方言區的次方言之一，

如袁家驊（1983）就持這種看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徽語又單獨被列為一

區，以李榮（1989）、侯精一（2002）為代表。更多有關徽語的分區、性質與歸屬

等相關議題的討論，請參見曹志耘（1997）、江巧珍&孫承平（2003）、石汝杰

（2000）、唐麗麗（2006）、王福堂（1999, 2004）、伍巍（1994）、趙日新（2005）、

鄭張尚芳（1986,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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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討論架構，除第 1 節介紹徽語之外，其餘簡要敘述如下。第 2 節

回顧徽語小稱的研究現況與侷限。第 3 節則說明本文的主要分析架構，「優選

理論」及「輸出－輸出對應」。第 4 節則應用「輸出－輸出對應」來分析徽語

小稱。本節除說明小稱類型的不同導因於相同制約的不同排序外，更進一步

闡釋制約互動與小稱變化之間的相關性，將語言理論與方言研究相互結合。

第 5 節總結本文的主要發現，並提出幾項相關的延伸性問題。 

2. 徽語小稱的兒化音變 
說明徽語小稱前，先讓我們來瞭解何謂「小稱」？「小稱」廣見於漢語

方言，是漢語裡透過附著詞綴（bound morpheme）造成形態變化的少數方式

之一。各地方言以不同的方式來形成小稱，因此也造成漢語方言小稱形態的

豐富多變，漢語小稱常見的語音形式包含：捲舌元音（如北京話[ə ]）、平舌

元音（如揚州話[i]、梅縣話[e]）、邊音（如杭州話[l]、平定話[ ]）、喉塞音（如

吳語、粵北土話）及鼻音（如吳語溫州話[ŋ]、徽語[n]），而這些語音形式有

時亦伴隨小稱變調（如湯溪話[55]、麗水話[45]）。就語用功能而言，「小稱」

顧名思義就是指事物較小或較少者。然而隨著語言演變及語法化的進行，小

稱的功能便進一步虛泛化，表示名詞或動詞化標記、程度上的輕微、情感上

的親密、輕蔑或厭惡等等功能（曹逢甫 2006）。 
就如同一般的小稱，徽語小稱在功能上也已走向虛化，除可以指小或指

少之外，亦可表示暱稱或蔑稱，區別詞義或詞性，或用於長輩或同輩年長者

以示尊敬等功能，然而徽語各方言的小稱所具備的功能未必相同。徽語的小

稱形式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小稱變調，一種是兒化音變，有些方言僅用其

中一種形式來形成小稱，有些則用兩者疊加的方式形成。以屯溪與休寧兩地

方言為例，不論原來本調為何，小稱變調一律為中升調，績溪、歙縣、祁門

等地方言亦有小稱變調的情形。 
就兒化音變而言，根據趙日新（2004）的調查，徽語的鼻化小稱形態多

樣，而且從自成音節的兒綴發展到附著於詞基（base）的兒尾，歷經（1）所

列的數個重要發展階段，各個階段的例子如（2-5）所示4。 
 
 

                                                      
4 關於徽語小稱的研究，尚有錢惠英（1991）、伍巍&王媛媛（2006）、劉麗麗（2008）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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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徽語鼻化小稱的歷時發展階段 
初始階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合併階段 去合併階段 鼻化階段 
CV + ni/n CV:n Cvn/  Cv  

旌德、建德 岩寺、溪口 屯溪、休寧、黟縣 壽昌、婺源 

 = 小稱變調  v = 鼻化元音 
(2) 建德：趙日新（2004: 240） 
 ho n 蝦兒 t u n 兔兒 
 tsu n 桌兒 pie n 小辮 
(3) 岩寺：趙日新（2004: 240） 
 t i + n → t i:n 雞兒 p i  + n → p i :n 杓子 

 u  + n → u :n 小堅果 k ua + n → k ua:n 筷子 

(4) 屯溪：趙日新（2004: 241） 
 so + n → son 繩子 ia + n → ian 燕子 
 x  + n → x n 蝦子 m  + n → m n 貓兒 
(5) 壽昌：趙日新（2004: 243-244） 
 t ie + n → t iã 蝴蝶 ti + n → ti  鳥 

旌德、建德等地方言，小稱詞是由詞基後接自成音節的「兒綴」形成，

此時的小稱兒綴是一個韻律字（prosodic word），有其自身的聲調，因而能獨

立於詞基之外，這時候通常不會引起任何的音韻變化。隨後，由於語義虛化

的影響，小稱兒綴的語音形式產生弱化，歷經了一個失本調的過程，從兒綴

轉變為兒尾，並開始往詞基方向拼合，產生如岩寺、溪口等地方言的 CV:N
小稱。這個階段也是整個發展過程中的過渡時期，元音延長即為最佳證明。

若從傳統音節結構（CGVX）的角度來看，CV:N 在漢語裡明顯地是一個有標

形式（marked form），但這個結構的存在也説明 CV:N 是由音節合併而產生

的5。屯溪、休寧、黟縣、壽昌（部分）等地方言，詞基後面收一個[n]尾，

但元音沒有延長現象產生，這代表小稱兒尾與詞基更緊密結合。到了第三階

段，小稱鼻音已從一個音段轉化為使元音鼻化的鼻音特徵。 

                                                      
5 漢語加綴構詞易造成非典型的音節結構（Lin 2004），CV:N 即其中之一。然而文

獻上對於 CV:N 的長度一直處於爭論狀態，CV:N 可能是一個長音節（方松熹 1986, 

1993）、二個音節（Duanmu 1990）、或一個大音節（侍建國 2002）。Lin（2004）

則將之視為 1.5 個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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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二十年來，不論是共時或歷時的語言演變，均已成為音韻學研究

中主流議題之一（Coetzee & Pater 2008），而語言多變的共時形態提供了觀察

語言歷時變化的最佳材料，這正是對漢語方言小稱研究的最佳寫照，透過觀

察小稱詞的共時變異（synchronic variation）便可推論其歷時變化（diachronic 
change）的過程。誠如錢曾怡（2002）所言，語言展現的地域差異往往是語

言發展的歷史投影。小稱詞在語言歷時研究的角色近年來已獲得學界廣泛的

認同，研究成果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但是小稱詞的研究整體來說還存在兩

項不足之處值得更進一步探究。其一、大部分的小稱文獻都僅止於個別方言

語法、語意、構詞的靜態描寫（曹逢甫 2006；李巧蘭 2007），理論分析則較

少受到關注，更不用說是小稱詞演變背後的動機了。其二、語言的「共時」

與「歷時」為一體之兩面，然而小稱詞的研究卻有落入共時與歷時二分的趨

勢，真正結合這兩個面向的研究並不多見。徽語小稱的研究也面臨相同的困

境，相關研究（錢惠英 1991；趙日新 2004；伍巍&王媛媛 2006；劉麗麗 2008）

或僅止於靜態的語料描寫，或僅歸納演變方向但卻不知演變動機，結果便是

難以一窺語言理論與方言材料的相互呼應。有鑑於此，本文欲從優選理論的

觀點出發，探究徽語鼻化小稱的歷時演變。 

3. 優選理論 
優選理論（Optimality Theory）是九○年代才發展起來的音韻理論，其理

論架構包含輸入項、衍生器、評估器及優選項（McCarthy 2002；Prince & 
Smolensky 2004）。當給予任何輸入項，衍生器便可產生無限多個候選項，這

些候選項經由評估器的「和諧性評估」（harmonic evaluation）後挑選出最佳

輸出項。評估器中包含了一組語言之間共通的、可違反的制約，制約的排序

層級越高，即代表該制約的地位越重要，越不能為候選項所違反6。在優選理

論 的 架 構 下 ， 不 同 語 言 （ 或 方 言 ） 對 於 這 些 制 約 有 其 自 身 特 定 的

（language-specific）排序層級。換句話說，語言（或方言）之間的不同導因

                                                      
6 優選理論裡有兩類最常使用的制約類型，即忠實性制約與標記性制約。前者要求

輸入項的特質保留在輸出項中，因而使輸入項與輸出項之間建立起相似性與關連

性。簡言之，忠實性制約是詞彙特性（lexical properties）的保護者，以便於使語

言形式之間能保有更多的區別性。反觀，標記性制約則要求輸出項符合在人類語

言的普通現象上所建立起來的結構限制，例如 ONSET（音節一定要有首音）與

*CODA（音節絕不能有韻尾）。這兩類制約彼此互動（但並不一定相互衝突），即

構成優選理論分析語言時的核心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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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制約排序層級的差異。此外，優選理論主張，不論是共時變異或歷時演變，

語言變化都可以透過制約的重新排序（reranking）而獲得解釋（McCarthy 2002; 
McMahon 2000, 2003）。本研究就是在這個基礎上，說明徽語鼻化小稱的共時

階段與歷時變化，實際上就是制約層級重新排序後的結果。 
在介紹完優選理論之後，接著要說明的是本研究所採行的分析架構，如

（6）所示。以下，我們就先對（6）裡所涉及的一些主要概念進行說明，以

期能更瞭解後續的分析。 

(6)  輸入： /詞基+兒綴/    
 IO-FAITHFULNESS  ↓    
  輸出： 小稱表層形式 ↔ 輸出： 詞基表層形式 
   BD-IDENTITY  

（6）裡有兩類對應關係（correspondence）的存在，即 IO-Faithfulness
與 BD-Identity。前者要求輸入項裡的語法特徵（grammatical features）保留

在輸出項中，而後者則要求兩個輸出項（在本文中，指的是詞基與小稱）在

某些語法特徵上保持一致，即一般所謂的「輸出－輸出對應」（output-output 
correspondence, OOC）。小稱詞的形成，除了涉及輸入項（即/詞基+兒綴/）
與輸出項（即小稱詞的表層形式）之間的對應之外，也可視為是詞基與小稱

詞 之 間 彼 此 競 爭 的 過 程 。 這 是 因 為 詞 基 與 小 稱 詞 都 是 可 以 獨 立 存 在 的

（free-standing）輸出項，且兩者之間存在著構詞上的相關性，因此小稱詞的

輸出形式必定有許多語法特徵忠實地與詞基輸出形式相互對應，兩者在語音

形態上追求彼此之間最大的相似性，這樣的特點正好符合 OOC 的架構7。OOC

                                                      
7 OOC 的優點在於處理音系不透明現象（phonological opacity），但本文所列舉的徽

語小稱並未涉及這類現象，似乎採用 IO-Faithfulness 便可進行分析，然而基於下

列原因，本文仍採用 OOC。第一，OOC 的雙層次架構（即 IO 與 OO）符合小稱

詞形成的構詞層次。換言之，在 OOC 架構下，輸出項既可單獨與詞基，也可與整

個小稱詞產生對應關係，這與小稱詞的形成（詞基+n → 小稱）正好相符。再者，

雙層次的架構亦可用來分析鼻化小稱中可能的歷史演變層次問題，儘管這個問題

在徽語鼻化小稱裡仍有待深入的調查研究。第二，當面對更複雜的小稱變化時（如

韻母變化），OOC 的優點便能顯現出來。就徽語而言，雖然溪口、黟縣、壽昌等

地方言形成小稱時有部分韻腹發生音質變化，但是由於調查還不是太完全，總得

來說還是比較混亂，規律性還不是那麼強，所以不好解釋這個問題，所以這裡舉

同性質且規律性較強的吳語義烏方言來作說明。與岩寺方言一樣，義烏方言小稱

詞 的 形 成 是 透 過 加 鼻 音 尾 並 輔 以 元 音 延 長 ， 如 /t i → t i:n/‘小 雞 兒 ’與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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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廣泛應用於語言分析當中，有許多文獻可供參考（Benua 1995, 1997；

Kenstowicz 1996；McCarthy 1995；McCarthy & Prince 1999；Steriade 1996）。 
瞭解本研究的分析架構之後，我們將對本文所採用的制約進行說明，如

（7）所列，其中某些制約在排序層級上的變動與徽語小稱的歷時演變有密切

關係。另外，為了避免中文譯名上的差異，以下所有制約名稱還是以英文呈

現。 

(7) a. 忠實性制約（S：詞基，D：小稱詞） 
 MAX-BD: 與詞基相比，小稱詞不能有任何音段刪除。 
 DEP-BD: 與詞基相比，小稱詞不能有任何音段插入。 
 INTEGRITY-BD: 與詞基相比，小稱詞不允許音段（分裂）延長。 
 ANCHOR-BD(L): 與詞基相比，禁止小稱詞左界音段增刪8。 
 b. 標記性制約 
 *VoralN: 禁止口元音與鼻音的組合。 
 *Vnasal: 禁止鼻化元音。 
 

                                                                                                                                           
m:n/‘梅兒’，此時元音的音質並未改變。但是當詞基的韻腹為 VG 或 VN 時，小

稱詞裡的元音只允許是三個中元音[e, o, ]其中之一（如/sai → se:n/‘桌兒’、/dau → 
do:n/‘刀兒’、/ban → be:n/‘瓶兒’），至於是哪個中元音出現則需視詞基韻腹而定。

以/ai/與/au/為例，當[n]尾併入小稱詞時，音節結構的限制使得[i]與[u]遭到刪除，

但是這兩個音的〔±後〕的特徵值卻被保留下來，最後並決定小稱詞中的元音是[e]
或是[o]（關於這部分的討論，請參見鄭明中（2009））。這個例子很明顯的說明，

OOC 模式對於韻腹音質發生變化的小稱詞更加適用。雖然目前本文所舉的例子並

未涉及音段刪除與特徵展延等較複雜的衍生過程，但是同為鼻化小稱，類似的情

況必然也存在徽語中，採用 OOC 便可同時含蓋變與不變的問題。 
8 關於 ANCHOR 制約，有二點需要進行說明。第一，ANCHOR 的功用與 ALIGNMENT

相同（Kager 1999:137）。根據 McCarthy & Prince（1995），ANCHOR 可以包含

ALIGNMENT，所以本文採用 ANCHOR。第二，ANCHOR 本應左右對稱（即

ANCHOR-BD(L)與 ANCHOR-BD(R)）， 但 是 根 據 Nelson（ 2003） 在 分 析 複 製

（reduplication）與截短（truncation）等語言現象時表示，左、右邊界之間存在著

一種內在的不對稱關係（inherent asymmetry），只有左界對齊的 ANCHOR(L)才是

必要的，而右界是否對齊則視與其它因素（如重音、韻步）互動關係而定。雖然

徽語鼻化小稱的形成與重音或韻步（foot）無關，但是本文亦採取 Nelson（2003）

的觀點，認為在 ANCHOR-BD(L)與 CONTIGUITY-BD（小稱詞的音段連續性必須

保持，不允許中間增音）的相互作用下，小稱詞綴自然被迫出現在小稱詞的右界

上，因此本文僅單獨提出 ANCHOR-B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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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裡的兩個標記性制約是在類型學或語音學的基礎上所提出來的，主

要用來處理鼻音前元音鼻化與否，或鼻化元音出現與否等問題。由於徽語小

稱是透過加入小稱鼻音而形成，且小稱詞後續的發展又與上述兩個問題密切

相關，可見這兩個制約的重要性。另外，就制約的排序層級而論，MAX-BD
與 ANCHOR-BD(L)都是高層級的制約，這是因為詞基原有的音段在小稱詞中

完全保留，且小稱詞的左界禁止任何音段增刪。反觀，小稱詞加[n]尾、元音

延長、元音鼻化等問題必然對 DEP-BD、INTEGRITY-BD、*Vnasal、*VoralN 等制

約造成排序層級上的變動，本研究接下來的論述重點即在此。 

4. 徽語小稱的優選理論分析 
現在，我們將要說明如何應用優選理論來分析徽語鼻化小稱。我們的分

析將完全呼應優選理論的核心概念，即共時形態差異導源於制約之間的不同

排序。 

4.1 第一階段：CV:N（分裂階段） 
第一階段的 CV:N 小稱在詞基右界上增生小稱鼻尾[n]並延長元音，此舉

違 反 DEP-BD 及 INTEGRITY-BD ， 但 違 反 是 可 允 許 的 ， 所 以 DEP-BD 及

INTEGRITY-BD 一定位於低層級。此外，鼻化元音並未在這個階段出現，所以

*Vnasal 勢必位於高層級。又，CV:N 違反*VoralN，因為鼻音前元音並未鼻化，

但是這項違反是可容忍的，*VoralN 的排序層級也因此較低。目前為止，制約

排 序 層 級 初 步 整 理 如 下 ： MAX-BD, ANCHOR-BD(L), *Vnasal >> DEP-BD, 
INTEGRITY-BD, *VoralN。 

上述的這些制約是否就足以用來分析徽語小稱呢？當然不是。徽語小稱

是透過詞基加上[n]尾形成，小稱鼻音尾扮演重要的角色，它是小稱詞的重要

辨識要素（曹志耘 2001）。所以，為確保小稱鼻音出現，MAX[nas]就非常重

要。MAX[nas]是一個忠實性制約，主要功能在於掌控徽語小稱中小稱鼻尾或

小稱鼻化的出現。簡單地說，只要小稱詞含有鼻尾或鼻化特徵，就不會違反

MAX[nas]。雖然 MAX[nas]與傳統 MAX 制約僅作用於音段的作法不同，但是

MAX[F]制約為 Lombardi（2001）及 Zhang（2000, 2001）所採用，均獲得相

當好的分析結果。由於徽語各個小稱發展階段都有鼻尾或鼻化特徵，因此

MAX[nas]一定位於最高的排序層級。（8）為目前與 CV:N 小稱有關制約的排

序。我們以岩寺方言的[t i:n]‘雞兒’為例，在（9）的競選表（evaluation tabl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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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進行評估。 

(8) 第一階段（CV:N）的制約排序（暫時）9 
MAX[nas], ANCHOR-BD(L), MAX-BD, *Vnasal  
>> DEP-BD, INTEGRITY-BD, *VoralN 

(9) 輸入：/t i+n/ 
詞基：[t i] 

MAX[nas] *Vnasal DEP-BD INTEGRITY-BD *VoralN 

 a. t i *!     
 b. t i  *!    

' c. t in   *  * 
 d. t in  *! *   
? e. t i:n   * * * 
 f. t i:n  *! * *  

從（9）的競選表中清楚顯示，候選項（9a）違反高層級的 MAX[nas]，
因為（9a）裡沒有小稱鼻尾或鼻化特徵出現。候選項（9b）、（9d）與（9f）
因為鼻化元音的出現而違反*Vnasal，因而無緣成為優選項。根據（9）的競選

表，（9c）比（9e）更加“和諧”（harmonic），因為（9e）多違反一個低層級

的制約。然而這樣的結果是有問題的（以'標示），因為真正出現在岩寺方言

的優選項應是後者而非前者。仔細比較（9c）與（9e）後發現，候選項（9c）

已在音段上完全忠實於輸入值 /t i+n/，這似乎說明還存在一個制約條件，而

（9e）即是這個制約條件所追求的目標結構。那麼，這個制約條件會是什麼

呢？ 

我們注意到，CV:N 這個時期在整個發展過程中屬於過渡階段，是徽語

小稱由雙音節往單音節結構發展的必經階段，而這個階段往往也會產生漢語

所不允許的音節結構（Lin 2004）。那麼，這個非典型的結構是什麼呢？如果

[t i:n]是優選項，那麼將它與[t in]對比之下，這個特殊結構就顯而易見，那

就是由音節合併所形成的元音延長（V:）。如果元音延長是成功選取優選項的

關鍵，那麼還有另一項問題有待釐清：為什麼要延長元音呢？元音延長有什

麼 特 別 的 功 能 嗎 ？ 事 實 上 ， 元 音 延 長 能 用 來 標 示 構 詞 與 音 韻 的 介 面

                                                      
9 徽語小稱不會違反 MAX-BD 及 ANCHOR-BD(L)，因此以下所有的競選表均省略

這兩個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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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arthy & Prince 1986；Hayes 1989；Kenstowicz 1994），最典型的例子當

屬「補償性延長」（compensatory lengthening）。以（10）的 Luganda 的語料為

例，我們可以清楚發現元音延長的位置正好就是構詞介面（Clements 1986）10。 

(10) li + ato lja:to 船 
 ki + uma kju:ma 金屬物體 
 mi + aka mja:ka 年 

回到徽語小稱，小稱詞尾併入詞基使詞基原有的音節結構擴大，再加上

漢語至多只允許一個子音當作韻尾，所以元音延長便成為填補擴大後的音節

結構的最佳策略。再者，元音延長的構詞方式在漢語方言的加綴構詞 (affixal 
phonology) 裡極為常見，諸如兒尾、子尾、Z 變韻、D 變韻等音韻現象，在

詞尾與詞基以拼合或融合的方式形成單音節詞的過渡時期，都有合音後元音

延長的情形（Lin 1993；陳寧 2006；賀巍 1989；侯精一 1985；田希誠 1986；

王希哲 1997；王洪君 1999, 2004；吳建生 1997；張娟 2005）。（11）中聞喜

話與晉城話的子變韻便是很典型的例子（王福堂 1999:185）。 

(11) 聞喜話  晉城話  
 pi31 杯 + u0 子 pi: u241 杯子 t i33 雞 + 0 子 t i: 35 雞子 
 p æ213 盤 + u0 子 p æ:u551 盤子 xu213 狐 + 0 子 xu: 35 狐子 
 f 31 瘋 + u0 子 f :u241 瘋子 t y 2 橘 + 0 子 t y: 53 橘子 

由此可知，元音延長是構詞引發音韻變化的特殊標記，這個標記也正是

音節合併所留下的最顯著特徵。那麼，元音延長該如何透過制約來表示呢？

我們主張採用 MAX-IO-μ 這個標記性制約（即輸入項的 μ 必須保留在輸出項

中，不可刪除）。要說明這個制約的合理性必須從小稱詞的演變過程下手。徽

語小稱一開始是透過詞基加上自成音節的小稱詞綴而形成的。據 Duanmu
（1990）的看法，類上海方言（吳、徽、贛語）裡的韻律字均含有一個音節

重量單位，即莫拉（mora）。所以，在徽語小稱的初始階段，小稱詞綴本身

                                                      
10 「補償性延長」通常與莫拉（mora）位置上的音段刪除或音節重新劃分有關。以

（10）為例，第一個音節的元音所在位置是具有莫拉的，然而[i]滑音化（glide 
formation）成 [j]後，與其前的輔音共同形成音節首的輔音串（onset consonant 
cluster），其所留下的莫拉位置，則由後方的元音透過展延（vowel spreading）來

填補，因而才有元音延長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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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一個莫拉。當小稱詞綴因失去聲調而轉變為詞尾附加於詞基之際，詞綴

本身的莫拉並沒有立刻消失，但是因為小稱鼻尾這個時候已無法承載音節的

重量單位，元音便因此展延形成 CV:N 小稱，所以徽語 CV:N 小稱的形成實

際上就是一種類似於「補償性延長」的語言現象，整個音節重新分配的過程

如（12）所示。 

(12) μ    μ 
 

t i       n 

 
→

μ    μ 
       = 

t i       n 

 
→

μ    μ 
 

t i:      n 

因此，我們認為 MAX-IO-μ 在這個過渡階段裡促使詞基元音延長。那麼，

MAX-IO-μ 應該位於哪一個層級呢？由於這個過渡階段裡的元音都有延長的

情形，所以 MAX-IO-μ 一定位於高層級的位置。目前為止，第一階段 CV:N
小稱的制約層級如（13）所示，（14）為（13）的制約層級下所產生的競選表。

從（14）的競選表可以清楚得知，除優選項（14e）外，其他的候選項皆違反

MAX-IO-μ 或其他高層級制約，所以（13）可以正確選出這個階段的小稱形式
11。 

(13) 第一階段（CV:N）的制約排序 
MAX[nas], ANCHOR-BD(L), MAX-BD, *Vnasal, MAX-IO-μ  
>> DEP-BD, INTEGRITY-BD, *VoralN 

 
 
 
 
 
 

                                                      
11 以下所有的競選表的輸入項裡皆含有兩個莫拉，我們將其省略以簡化表述。至於

MAX-IO-μ 是否遭到違反則視候選項裡的元音是否延長來決定。因為徽語裡只有

元音才能承載音節重量單位，所以單元音（V）即視為僅含一個莫拉，元音延長

（V:）則含兩個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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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輸入：/t i+n/12 
詞基：[t i] 

MAX

[nas]
*Vnasal MAX-IO-μ

DEP

-BD
INTEGRITY- 

BD 
*VoralN 

 a. t i *!  *    
 b. t i  *! *    
 c. t in   *! *  * 
 d. t in  *! * *   

☞ e. t i:n    * * * 
 f. t i:n  *!  * *  

4.2 第二階段：CVN（去分裂階段） 
CVN 與 CV:N 兩類小稱有很多雷同之處，例如小稱詞的右界增加了小稱

詞 尾 [n]及 無 鼻 化 元 音 ， 因 此 制 約 大 多 維 持 著 與 CV:N 相 同 的 層 級 ， 如

MAX[nas]、ANCHOR-BD(L)、MAX-BD、DEP-BD、*Vnasal 及*VoralN。然而 CVN
並無元音延長現象，因此 INTEGRITY-BD 的層級勢必往上提昇，從而產生符合

漢語音節結構的小稱詞。再者，INTEGRITY-BD 的提昇迫使 MAX-IO-μ 往下降，

此舉一方面說明不再需要元音延長這個過渡性標記，另一方面也代表詞基與

小稱詞尾更緊密結合。（15）為 CVN 小稱的制約層級，（16）為徽語屯溪話

[khwan]‘筷兒’在（15）的制約層級下所產生的競選表。 

(15) 第二階段（CVN）的制約排序 
MAX[nas], ANCHOR-BD(L), MAX-BD, *Vnasal, INTEGRITY-BD  
>> DEP-BD, MAX-IO-μ, *VoralN 

 

                                                      
12  細 心 的 讀 者 可 能 注 意 到 ， 競 選 表 中 並 未 清 楚 標 示 小 稱 鼻 音 [n]是 否 帶 有 莫 拉

（mora）。關於這個問題，在此有一個操作需要事先說明。本文所有的競選表中

均假定，競選表輸入項中的鼻音/n/一開始都是帶有莫拉的，但是候選項裡的[n]
均不帶莫拉，這是因為*Dim-[n]-μ（禁止小稱鼻音帶有莫拉）這個制約的作用。

在小稱發展的過程中，*Dim-[n]-μ一開始是位於低層級的位置，因為小稱鼻音[n]
在初始階段時是帶莫拉的，然而後來小稱鼻音因失去本調而產生弱化，同時也失

去了承載莫拉的能力，*Dim-[n]-μ的位階因而提升，高層級的*Dim-[n]-μ也排除

掉任何小稱鼻音[n]帶莫拉的候選項，故本文省略此部分。另外，還有一個本文略

而未提的制約是*3μ（不允許三個莫拉的音節），這個制約可以排除任超重（super 
heavy）音節，不論是詞基或是小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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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輸入：/k wa+n/ 
詞基：[k wa] 

MAX

[nas]
*Vnasal INTEGRITY

-BD 
DEP

-BD
MAX-IO-μ *VoralN 

 a. k wa *!    *  
 b. k wa  *!   *  

☞ c. k wan    * * * 
 d. k wan  *!  * *  
 e. k wa:n   *! *  * 
 f. k wa:n  *! * *   

（16b）、（16d）與（16f）因鼻化元音出現而違反高層級的*Vnasal。（16a）

與（16e）則分別違反 MAX[nas]與 INTEGRITY-BD 而無法成為優選項。候選項

（16c） 是（15）的制約層級下最後勝出的優選項，縱使它違反了所有低層

級的制約，但是它滿足所有高層級的制約。所以，（15）的制約層級可正確選

出這個階段的小稱形式。 

4.3 第三階段：Cv（鼻化階段） 
很明顯地，第三階段徽語小稱的辨識要件在於元音鼻化，鼻化特徵來自

發展過程中被刪除的小稱鼻尾。從自主音段的角度而言，刪除鼻音後所留下

的 鼻 音 特 徵 展 延 至 前 方 的 元 音 載 體 上 。 在 制 約 層 級 方 面 ， Cv 並 未 違 反

DEP-BD，因為小稱詞尾不再以詞基右界的插入音段出現，DEP-BD 的層級也

因而提昇，然而元音鼻化卻使*Vnasal 的層級因此降低。第三階段的制約層級

如（17）所示，（18）的競選表則以壽昌[lĩ]‘梨兒’為例，從中可以清楚顯示（17）

的制約層級成功選出（17b）為優選項，其他候選項皆因違反高層級制約而遭

到排除。 

(17) 第三階段（Cv）的制約排序 

MAX[nas], ANCHOR-BD(L), MAX-BD, DEP-BD, INTEGRITY-BD 
>> MAX-IO-μ, *Vnasal, *Vora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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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輸入：/li+n/ 
詞基：[li] 

MAX

[nas]
DEP

-BD
INTEGRITY

-BD 
MAX-IO-μ *Vnasal *VoralN 

 a. li *!   *   
☞ b. lĩ    * *  

 c. lin  *!  *  * 
 d. lĩn  *!  * *  
 e. li:n  *! *   * 
 f. lĩ:n  *! *  *  
 g. lĩ:   *!  *  

綜上所述，雖然徽語鼻化小稱表面形態不同，但是不同的表面形式其實

是由相同制約的不同排序所造成的，我們將各個階段的制約排序總結如（19）。 

(19) 第一階段（CV:N）的制約排序（分裂階段） 

MAX[nas], ANCHOR-BD(L), MAX-BD, MAX-IO-μ, *Vnasal  
>> DEP-BD, INTEGRITY-BD, *VoralN 

 第二階段（CVN）的制約排序（去分裂階段） 

MAX[nas], ANCHOR-BD(L), MAX-BD, INTEGRITY-BD, *Vnasal  
>> DEP-BD, MAX-IO-μ, *VoralN 

 第三階段（Cv）的制約排序（鼻化階段） 
MAX[nas], ANCHOR-BD(L), MAX-BD, DEP-BD, INTEGRITY-BD 
>> MAX-IO-μ, *Vnasal, *VoralN 

4.4 徽語鼻化小稱的歷時演變：優選理論觀點 
在優選理論的架構下，制約排序的異動可以解釋語言歷時演變階段。從

（19）裡的制約互動情形來看，MAX-IO-μ 及*Vnasal 兩個制約的逐一下降與徽

語小稱的發展階段有一對一的呼應，從第一階段兩者都是高層級到第三階段

均變為低層級。但若把眼光移至「輸出－輸出對應」忠實性制約上，則情況

變得更有趣了。在所有「輸出－輸出對應」忠實性制約裡，INTEGRITY-BD 與

DEP-BD 的層級特別重要，因為它們與徽語小稱的歷時演變有著決定性的關

係。以下我們分階段來進行論述。 
從第一階段發展到第二階段的過程中，INTEGRITY-BD 的層級有著重要的

角 色 。 若 低 ， 則 此 時 的 小 稱 詞 帶 有 非 典 型 的 （ non-canonical ） 音 節 結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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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N）；若高，則產生符合漢語音節結構（CGVX）的小稱詞。更明確點

說，INTEGRITY-BD 的提升促使小稱詞朝向一個簡化音節結構的方向發展，從

較有標的 CV:N 發展到相對較無標的 CVN。同理，從第二階段發展到第三階

段的過程中，DEP-BD 的層級就相當重要。DEP-BD 的層級高低會涉及鼻音以

何種形態出現。若低，則為音段；若高，則為鼻音特徵。先就音節結構來討

論，DEP-BD 的層級由低到高代表音節更進一步簡化（CVN→Cv），形成一個

泛語言所喜好的核心音節（core syllable）。所以，整個徽語小稱的歷時演變

過程可以簡化為（20），階段與階段之間的發展可以視為是 INTEGRITY-BD 與

DEP-BD 逐一提升的結果13。 

(20) …… >> INTEGRITY-BD, DEP-BD … 
    

 

 … INTEGRITY-BD >> DEP-BD …… 

    
 

 … INTEGRITY-BD, DEP-BD >> …… 

更重要的是，忠實性制約的向上提升正好呼應「輸出－輸出對應」的理

論核心，即要求兩個輸出對應項之間必須保持相同或相似。換言之，在徽語

小稱的演變過程中，每當「輸出－輸出對應」制約的層級由下往上提升時，

就代表小稱詞在語音形態上更進一步弱化，更朝詞基的方向靠攏。 

 

                                                      
13 在這裡，我們欲對兩個讀者可能的疑問加以說明。第一，徽語小稱演變的過程中

音節簡化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音節簡化是一種標記性概念，似乎應由標記性

制約來處理（如*CODA 或*CODAComplex）。然而與詞基相比，小稱詞的音節結構

本來就 “相對” 複雜。因此，當小稱詞往詞基的方向演變，音節結構的簡化是必

然的。第二，為什麼是制約的提升（constraint promotion）而非制約的下降（constraint 
demotion）呢？這是分析架構的不同使然。若本文採用 IO-Faithfulness 制約，從

小稱詞輸入項（/詞基+兒綴/）與輸出項（小稱表層形式）之間的對應來探討徽語

小稱的演變，則適用制約下降模式。理由在於小稱詞輸入項裡的語法特徵（特別

是小稱鼻音）在不同階段遭到不同的磨損，無法忠實地保留在輸出項中，而所違

反的相關 IO-Faithfulness 制約的層級勢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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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語 
優選理論主張語言或方言的不同導因於制約排序上的變動，本文透過對

徽語鼻化小稱的分析清楚闡釋這項理論特點。從歷時的角度來看，各個階段

的鼻化小稱透過一組相同制約（*Vnasal、*VoralN、MAX-IO-μ、MAX[nas]、

ANCHOR-BD(L)、MAX-BD、DEP-BD、INTEGRITY-BD）的不同排序都獲得適當

的詮釋。這正好呼應 McMahon（2000）的看法：語言的歷時演變即制約排序

的改變。此外，整個發展過程中，從合併到去合併再到鼻化，直接支持「輸

出－輸出對應」的核心概念。再者，如本文開頭所言，大部分的文獻都僅止

於個別方言語法、語意、構詞的描述，理論分析則較少受到關注。本研究不

僅結合小稱詞共時與歷時的研究，更進一步使方言語料與語言理論相互呼應。 
除上述發現外，還有三項重要議題需要後續研究的持續關注。第一、本

研究所呈現之優選理論分析，雖然可以成功解釋徽語小稱的歷時演變，但卻

無法跳脫古典優選理論（Prince & Smolensky, 2004）的侷限，亦即無法描繪

變動中的（variable）語法體系。古典優選理論主張，語言的語法體系是由「完

全排序制約」（totally ordered constraints）所組成，「完全排序制約」可以確

保每個輸入項只有一個優選項，但是也間接承認語言的語法體系是靜態的。

換言之，在這種理論的框架下不允許語言演變的過渡階段存在。事實上，正

如我們所知，語言演變是一個逐步而緩慢的過程，過程中一定會經歷一些過

渡階段。我們舉徽語小稱來說明，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的發展過程中，存在

著一個 CVN 及 Cv兩可的過渡階段，如歙縣[t ian55 ~ t ia55]‘茄兒’、[khuan324 
~ k ua324]‘筷兒’（伍巍 & 王媛媛 2006:71）。因此，如何將徽語小稱之靜態、

動態語法體系結合即為後續研究的重點之一14。 

第二、根據趙日新（2004）的預測，徽語小稱的兒化音變正逐漸走向消

失的階段，最後階段可能只剩下小稱調，小稱鼻音或鼻化均會消失。事實上，

徽語績溪方言正處於這個階段（如 ki213→55 ‘小狗’、kui213→55 ‘小鬼’）。然而兒

化音變與小稱變調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以吳語喉塞化

小稱為例，喉塞音產生的兒化音變比起小稱變調出現得早，而且喉塞音在後

                                                      
14 事實上，古典優選理論可將制約維持不排序（an undominated order）來說明語言

變化，但是這樣的做法僅止於表層描寫，深層的演變動機及動態的演變過程則無

法獲得完善的解釋，因此後來有許多新的想法不斷提出，如 Anttila（1997, 2007），

Boersma & Hayes（2001），Hayes & Wilson（2008），Holt（1997, 2003）及 Pat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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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階段中消失經常導致小稱高調的產生（陳忠敏 1992；Dell 1977；Hirata 
1983；Matisoff 1970）。易言之，喉塞成分與小稱調之間具有同源關係。對於

鼻化小稱而言，鄭張尚芳（1981）與曹志耘（2002）主張吳語小稱調是兒綴、

鼻尾或鼻化韻小稱弱化後的補償形式，廣東信宜、高州、賀州及廣西玉林、

容縣等地粵語鼻化小稱亦有相同的演化（李健 1996；卲慧君 2005；周祖瑤 
1987；葉國泉 & 唐志東 1982；陳小燕 2006；覃正 1996）。徽語小稱的演

變情況似乎也是相同的。徽語小稱初期僅有兒化音變，中期則以兒化音變與

小稱變調相互疊加，後期則僅剩下小稱變調，可見徽語兒化音變的消失似乎

也以小稱調的產生作為代償。伍巍&王媛媛（2006）主張徽語兒化音變與小

稱調之間不具有同源關係，理由是目前尚未發現任何徽語小稱有[n]尾（或鼻

化）與小稱變調可交互使用的形式。由於徽語的調查尚未全面，兩者之間是

否具有同源關係，又或僅是老派往新派發展的過渡，這些問題都需進一步的

研究。 
第三、本文雖然發現制約條件的提升直接支持「輸出－輸出對應」的核

心概念，但是另一項值得深思的問題是，制約條件的提升是否也代表徽語小

稱功能虛泛化的階段，或徽語小稱在地理上的分布呢？關於小稱詞功能虛泛

化這個問題，由於演變方向繁多，而且目前調查尚未有相關統計，要明確回

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當然也就值得後續的關注與整理。但是關於徽語小稱

的地理分布，卻有一個相當有趣的現象值得進一步觀察。以「徽州方言」為

例，目前從文獻上已調查過的方言點來看，我們發現徽語小稱的發展階段“大

致”有與地理分布相互呼應的傾向，就是由安徽省旌德、績溪往西南方向，經

過安徽省岩寺、屯溪、休寧、祁門等縣市鎮，最後到達江西省婺源。換言之，

我們提出的制約條件提升亦可從方言地理學的角度來討論。再者，這樣的分

布是否與歷史移民因素有關也值得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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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chronic Change of the Nasalized Diminutives in the Hui 
Dialects: An Optimality-Theoretical Perspective 

 
 

Ming-chung Cheng 
Institute of Hakka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iachronic change of the nasalized diminutives in 
Hui under optimality theory (OT). The general background of the Hui nasalized 
diminutives is first reviewed, and then OT is applied to these nasalized diminu-
tives. This study shows that different diachronic stages of the nasalized diminu-
tives in Hui result from reranking the same set of constraints (*Vnasal, *VoralN, 
MAX-IO-μ, MAX-BD, DEP-BD, MAX[nas], ANCHOR-BD(L), INTEGRITY-BD). 
Furthermore, INTEGRITY-BD and DEP-BD are by far the most significant 
among all constraints. The change of their rankings accounts for the motivation 
of the diachronic change in the Hui nasalized diminutives. 
 
Key words: Hui, diminutive, nasalized, optimality theory, diachrony, correspon-

dence 
 


